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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居然在这时候挺身而出保护自己

牵着细虎站在废墟的高处，于笑言目送
张不鸣他们远去。震后的天空在下午时分，已
经显出了暮色的苍茫，起伏的山峦被说不出
颜色的烟尘笼罩，绰约如蹲守在远处的巨兽
狰狞而怪异。张不鸣带着那一小队人，还没走
出多远，忽然就隐没在山的暗影里，不见了踪
影，让于笑言看着就像被张开大口的妖魔吞
进了肚子，尸骨无存。

老于突然感到自己孑然一身，跟落单的
大雁一样孤单无助，刚才被紧张和忙碌所抑
压着的，对于老伴的挂牵，霎时变得无比强
烈，随之而来的还有一种强烈无比的不祥预
感。不行，我得去找她。老于勒了一下细虎的
牵引带对它说。细虎听懂了他的话，扬扬脸立
马就要跟他走。老于朝宿舍区望了望，发现两
栋破损的旧楼还依稀竖在那儿，心中又升起
了一线希望。正在老于心上心下乱琢磨的时
候，细虎突然站住不走了，竖直了耳朵站在那
儿，鼻子也使劲地扇乎起来。老于的神经猛然
绷紧了：有情况！立时大喝一声：谁？！张不鸣
把枪交给他的当儿，曾经叮嘱过他：留下来看
守枪支和重伤员，任务其实很艰巨，特别要提
防有嫌犯躲在废墟里装死，等大队人马走后
再出来活动。如果有，将是非常危险的，必要
时可以制止越狱的理由开枪制服对方。莫非
被张所长猜着了？于笑言迅速掏出手枪，咔的
一声上了膛，冲着细虎示警的方向，又喝了一
声：谁？！没人回应。于笑言对细虎做了个手
势，命令它守候式警戒，细虎马上坐直了身
体，更加专注地耳听鼻嗅。老于双手握枪，一
边盯住细虎看它如何表示，一边用余光向四
周扫视。

一点声音也没有，静得让人可以听见自
己耳鼓膜震颤的动响。细虎似乎也有些茫然，
不断地把耳廓向各个方向转来转去。老于被
这种异常的安静包裹得快要窒息之际，突然
有个低沉而粗暴的声音从地底下冲将出来，
闪电般劈开这一片死寂，携带着惊天动地的
能量，腾空而起。

老于和细虎被这阵强烈余震的声浪，掀
到了半空中，又重重跌落到地上。在身体划出
抛物线的过程中，于笑言紧紧攥住自己的两
只手，左手是细虎的牵引绳，右手是那把上了
膛的手枪。等他从短暂的意识空白中清醒，人
已经躺在地上，那两只手还一直攥着，像被水
泥浇注过似的凝固住了，无论他怎么努力都
张不开。他知道是极端的恐惧使然。
老于清醒过来，立刻叫道：细虎，细虎！细

虎趴在老于身上，好一会儿才发出呜咽的应
声。老于翻身爬起来，发现它被几块飞起的砖
砸着了，背上有两处皮开肉绽的伤口。老于
心里一阵温暖，这个青瓜蛋子，居然在这时
候挺身而出保护自己，要不然那几块砖还不
得把自己砸出个好歹？老于抚摸着细虎，把
它身上的砖渣尘土掸去，看它两只眼睛还
炯炯有神，知道并无大碍，也就放心了，接
着对它说：细虎，咱们还是到家里去看看
……这句话讲了一半，就被噎在他嗓子里。
举目望去，宿舍区一分钟以前还依稀站立着
的两栋破楼，此时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老
于使劲眨着眼睛，仔细分辨着前方的景物，
希望在漫天浮尘的暮色中，再次看到那两座
破楼的暗影。

不知道从哪个方向刮来了一阵大风，忽
地把天刮黑了。老于看见一个人影，在不远
的地方闪动了一下，再看细虎时，发现它又
把耳朵竖起来，鼻子开始扇乎。真的有人！

于笑言这时已经顾不上去想别的事情。
他知道出现在此时此地的人，会是个什么样
的角色，将构成什么样的威胁。他给了细虎一
个“静止”的手势，把手枪举起来，瞄着那个方
面，蹲了下来，再次喝道：谁！这次有人回应
了，是一串呻吟：救命，救命……老于对细虎
喊了一声：搜！把手中的牵引绳一放，细虎一
下就朝那个声音蹿去。于笑言跟过去，看见一
个干巴瘦的犯人，正抱着腿蹲在地上哼哼，细
虎在一旁盯着他呼呼喘气，把那人吓得哆哆
嗦嗦。老于叫细虎站得远一点儿，又给了它一
个静候的口令，自己上前问道：哪个仓的？多
少号？那人并不抬头，有气无力地说：三号仓，
!"号。这其实是走过场，可过场也得走。老于
又问：什么案子？那人想了一下说：他们说我
偷了一头牛，其实那头牛是自己跑到我家来
的……老于过去想扶他起来，那人死抱住双
腿不肯动，说：我的腿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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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我想来跟你们商量一件事情

“我搞不懂尹克明，他竟会完全不顾我的
感受和我们的感情，去屈就世俗的利益。”蓝
色妖姬说了起来。“他这样做也是为了家庭
啊。”梅宁宁劝慰道。“真的？”“当然是真的了，
男人对家庭的责任感和经济压力都比女人
大，你要学会体谅他，要善解人意哦。”
原来堵在心口的大石头，就因

这一句话搬开了。蓝色妖姬由衷地
对梅宁宁说：“谢谢你，有时我觉得
你就是我命中的贵人。”
她回到尹克明的公司：“我回来

了，还顺道去看了梅宁宁。”尹克明
从电脑上抬起眼睛：“哦，难怪去了
那么久。”“咦，另一件衣服呢？”杜雅
走过来，看着她空空如也的手问。
“我送给梅宁宁了。”蓝色妖姬不去
看杜雅，看着尹克明说。“什么？你怎
么可以拿公司的东西随便送给你的
朋友呢？”杜雅大惊小怪地叫道。“张
蓝，你……”尹克明说。蓝色妖姬看
见他说话时脸上有种形容不出的表
情，心中不免有些害怕和焦急，也后
悔自己的一时冲动。
“没事没事。”看到这种情形，吴占峰赶紧

走过来打圆场，“反正衣服是杜雅论斤买回来
的工厂库存，成本合下来才一元钱一件，还不
够张蓝来回的车钱呢。”“可是……”杜雅还想
据理力争。“好了，忙你的去吧。”吴占峰厉声喝
道。杜雅第一次看到吴占峰对她这么凶，不敢
再撒泼，气鼓鼓地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去了。场
面如此尴尬，蓝色妖姬脸部肌肉抽搐着对吴占
峰笑了一下说：“那我走了。”

一出门，委屈的泪水就哗哗地掉了下来，
为了一件成本才一元钱的衣服，就这样对待
她。她想好了，再也不参与他们的事情，等尹
克明下班回家就对他说清楚，她张蓝有自己
的事情，她要写第二本长篇小说，没空再帮他
们跑腿送货了。

黄晓宝现在很怕照镜子，她不愿看到衰
老一天天不可抗拒地侵蚀自己的容颜。她不
断在网上找着养颜秘方。

窗外的雨稍稍停歇了下来，窗口涌入的
光线刹那间耀眼起来，把电脑屏幕给照花了。
黄晓宝气恼地关了电脑，老头子的心已经飞
了，她再美容也是枉然。

不，她还想实施曾翠庭的计划，她不相信
徐宏达和梅宁宁会一点面子也不给。这么想
着，脚步已经离开了家门，朝着儿子儿媳妇家
去了。今天是周六，她知道他们都在家。

当梅宁宁应声开门后，看到婆婆不请自
来，着实吃惊不小，更让她吃惊的是她一直认
为很强悍的婆婆此时目光里的迷茫让石头看

了也会揪心。她把婆婆让进屋来。
黄晓宝坐到沙发上，心情开朗起来

了。“妈，你怎么来了？”正在玩电玩的徐
宏达也诧异地走过来问道。“我想来跟
你们商量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啊？”
“我想我们可以住在一起，你们经济条
件不好，我也可以贴补贴补，还能帮你
们照看孩子。”
黄晓宝的话让小夫妻俩愣住了，徐

宏达觉得没什么不好的，却把梅宁宁给
吓了个半死。
“那怎么行呢？”还没等徐宏达开

口，梅宁宁已经抢先一步说了，“家里这
么小，怎么住啊？再说你年纪大了，我们
做小辈的不好让你来为我们既出钱又
出力的。”梅宁宁的话让黄晓宝的脸涨
得通红，这个儿媳妇虽然一直不合她

意，但从来不敢当面顶撞她。
黄晓宝不知道，梅宁宁说出这句话是鼓

足了多大的勇气。
见母亲和老婆的脸色都不好，徐宏达赶

紧说：“这件事情以后再说吧，我们现在经济
还过得去，再说爸爸也不一定愿意的。妈，既
然你来了，今天儿子请你下馆子吃饭去。”
“既然你们觉得不好，我就不坐了，我走

了。”看到梅宁宁的目光中没有一丝丝挽留她
再坐一会的意思，再看儿子，一脸窝囊的笑，
黄晓宝赌气地站起来。见母亲执意要走，徐宏
达无奈，只好送她下楼。

到了楼下，黄晓宝愤愤不平地说：“你是
怎么管教老婆的？一点规矩和礼貌也不懂。女
人是要用打来调教的，你不知道吗？”
“打？”徐宏达哑然失笑，“那还不把老婆

给打跑了？人家又不欠我们的。”“不服打就离
婚！”笑容从徐宏达的脸上消失了：“妈你说什
么呢？你不知道梅宁宁对我有多么重要吗？”
黄晓宝说：“这个女人比生你养你的老娘还要
重要吗？”“妈，你老是问这种无聊的问题，你
觉得有意思吗？”


